
特朗普上任，中國走線客的遣返焦慮

大家忍不住聊遣返，好不容易走到美国，新生活还没开始，就要“一夜回到解放前”。

2023年11月24日，加州贾库姆巴，中国移民在一个临时营地排队等候从美国边境巡逻人员手中领取彩色腕带。摄：Robert Gauthier/Los Angeles

Times via Getty Images

「趕緊拿到工卡吧，拿到了，你去幹啥都行。」

「你這觀點屬於邏輯概念不對，我告訴你，要不要遣返和有沒有工卡沒關係。」

「但那天上你家的時候，正好兩個警察進去了，樓下那個男的說，這又來抓人了。」

「我跟你說，抓的人，一個是在本國有案底，一個是來美國後有犯罪的，還有一個是國內派過來，

有軍人背景的。」

紐約法拉盛的百利大廈，滿布中文招牌的律師事務所和辦證中心，樓下的廣告牌也寫滿「移民諮

詢」、「庇護申請」、「身份」等中文字眼。來自中國西北的華人June正聚精會神分享近期傳聞

——警察在法拉盛抓捕無證移民，並且要將他們遣返回國，而她的同鄉David則一直反駁。

五年前，53歲的June持旅遊簽證來到美國，簽證過期後，就超期居留至今。她做着各式服務業工

作。最近，June在國內的姐姐發來美國要遣返中國無證移民的新聞，詢問她是否真實，June笑

稱，「正好在喊我回家」。同樣來自西北的David在2024年年初走線到美國，他自認熟悉美國法

律，斷言遣返不會波及到普通的走線客，「在這邊犯過罪的，還不夠他抓，哪有功夫管你，你是幾

根蔥、幾根草？你老老實實的工作，又沒犯罪，抓你幹什麼？」

法拉盛是美國華人最為密集的社區之一，被華人走線客稱為美東的信息中心，也是他們主要的落腳

地。2024年11月，中國無證移民將成為特朗普首個遣返目標的消息傳出後，漸漸在這裏的華人間變

成熱門話題。而特朗普勝選後，June和David的對話每天都在法拉盛各處上演。

https://www.nbcnews.com/news/asian-america/trump-deportations-chinese-nationals-campaign-promise-rcna180212


2024年10月20日，紐約皇后區的法拉盛是曼哈頓唐人街以外最大的華人社區。路人們正在大都會-威利茨角站搭乘地鐵接駁車前往法拉盛大街。攝：Hai Zhang/端傳媒

層出不窮的流言反映出，遣返的陰霾正在走線客群體中蔓延，一張警察在街頭清理小販攤位的圖

片，被解讀成警察隨機查身份；在家庭旅館裏寄居的華裔住客們，紛紛預言特朗普上任後，旅館將

會擠滿走線來的人，因為後者要從美國各州逃回深藍的紐約；走線客之間也互傳着不安的信號：新

入境的人要被戴上電子腳鐐、走線客被邊境拘留所羈押的時間越來越長。

大規模驅逐無證移民是特朗普競選期間的政策計劃之一，而在2024年11月中，NBC新聞獲得接近

驅逐計劃的信源的消息，服兵役年齡的中國無證移民將成為特朗普政府大驅逐計劃的首個目標。 美

國右翼更長期對中國走線客懷有敵意，例如將他們描述成「中國間諜」。隨着特朗普上任進入倒計

時，遣返無證移民成為了紐約華人移民群體的日常話題。

我不想「一夜回到解放前」

「德州警察都在超市門口巡邏，沒工卡全帶走，也是聽別的工人說的，我沒看到，但是我們換宿舍

了，老闆告訴我們不要集體大幫（人）出門，避險。」生活在紐約的Roy在華人群裏看到這條消

息。緊接着，發言的群友補了一句，要「趕緊跑路」離開德州。

減少集體出門、從紅州搬回藍州，類似安全建議在各類華人群中流傳。Roy和女友更在推特等社交

媒體上看到不少「抓人」的消息，「你在家裏床上睡覺，突然衝進去一群警察，把你摁着，掐出

去」，他們對此將信將疑。

我們見面的時候，他們兩人正在紐約街頭擺攤賣聖誕節裝飾，他們都在2024年年中走線到美國，預

計要到2025年三月才能拿到「工卡」——即合法工作許可，而Roy問出的第一句話便是：「（特朗

普）要強制遣返很多人的話，是不是在法律上要經過一些東西（程序）？」

包括Roy在內，大多數走線客都需要設計自己進入美國的路線。長達約兩個月的路途充滿風險與未

知。他們對網絡資訊和前人經歷非常敏感，並且研讀過美國的相關政策，但他們的資訊獲取能力又

受限於語言和文化的壁壘。因此，近期流傳的資訊，諸如沒有工卡會被抓、警察可以進家中抓移民

等，在他們看來似是而非，有受訪者向端傳媒記者發來大量相關截圖，並評價為既有所恐懼，又帶

有懷疑。

在西海岸的加州，生活在舊金山的王慶注意到微信群傳來洛杉磯正在抓人遣返的消息，在抖音上也

看到標題為「美國將率先遣返中國非法移民」、「特工上街抓非法偷渡客」的資訊，更有朋友向他

提到，有認識的人真的被遣返了。王慶覺得無風不起浪，此類傳言發生的可能性還是比較高的。

https://www.nbcnews.com/news/asian-america/trump-deportations-chinese-nationals-campaign-promise-rcna180212


2022年2月1日，紐約唐人街，美籍華人社區慶祝農曆新年，攝：Andrew Lichtenstein/Corbis via Getty Images

王慶33歲，在2024年四月以申根簽證進入墨西哥，再從美墨邊境翻越圍牆的缺口進入美國。到美國

之前，王慶生活在浙江，大學畢業後，他一直做程序員，從事軟件應用設計。在他口中，中國的生

活是沒有保障和尊嚴的——吃的、喝的、連呼吸的空氣都無法保障安全；企業文化都是獻媚領導，

他在職場總被算計；社會大環境更是各種限制，疫情期間，他試過被封控在公寓里長達半個月，每

天都只能吃泡面。

王慶很早就動了到美國的念頭，過去十年裏，王慶兩次申請美國旅遊簽證都被拒絕，他直言如果更

早知道走線，他早就到美國了。2023年年中，王慶再次為申請美國簽證「刷本」，即在護照上增加

一些發達國家的簽證和旅遊經歷，「後來發現，原來沒有簽證可以直接翻牆的，那我想想，直接翻

牆好了，也不難。」

除了對中國社會生活的種種不滿，王慶一直重複着自己到美國也是為了下一代，儘管他目前還是一

個單身男子。在王慶的想象中，未來自己的小孩在美國出生成長，能夠自由地做想做的事情，必然

比在中國生活更有希望。

然而，華人新移民在美國的生活往往很艱難。最初兩個月，王慶沒有工卡，完全找不到工作，他把

每天花銷都以乘七倍的匯率計算後，頓覺壓力極大。他住在家庭旅館，這裏一個房間擠了五、六個

人，沒有私人空間。他找到的第一份工是在倉庫搬箱子，再之後做過裝修工和農場等體力工作。

王慶把這些艱苦都理解為一種勵志，條件再差他都還相信未來是有希望的。哪怕從白領變成藍領工

人，王慶也笑稱是在體驗人生風景、鍛鍊身體，「老闆花錢讓我去鍛鍊身體，我在國內時候，去健

身房也要花自己錢的。一邊鍛鍊自己的身體，一邊還賺着錢，是不是很好？」

「我想讓更多人聽到我們的想法，我們與世無爭，是過來討生活的。」王慶沒有發大財的美國夢。

他期待中的未來十年，是在美國老老實實上班，賺點錢，結婚生子，擁有一個安穩的家。他認為，

這也是多數走線客的想法，大家總是忍不住在聊遣返，很關心這個話題，是因為代價實在太大了，

好不容易走到美國，新生活還沒有開始，就要「一夜回到解放前」。

「現在我知道，這個國家不歡迎我們這種人」

根據美國邊境的數據，從2023年至今，如王慶一樣從美墨邊境到達美國的華人累計超過六萬人。其

中一部分人經由南美州的厄瓜多爾，跨越危險的達連隘口，再陸路穿越數個拉美國家，才走線抵達

美墨邊境，即常說的「走線」。在採訪過程中，端傳媒記者了解到他們的想法大多與王慶相仿，因

形形色色的原因，對在中國的生活失望，又對被網民稱作「燈塔國」的美國所吸引。



這群人之中，也有一部分人是直接因政治原因而逃離中國，面對可能發生的大驅逐，他們的處境最

是尷尬。

「如果我（被）遣返回中國，我下半輩子就很慘，不像那些來賺錢的人，他們罰個一千塊，幾年不

能出國就沒事了，但是我就會很慘，不僅我一個人，我的家庭、我父母的家庭，都會牽連。」2024

年七月，看到遣返班機的新聞後，黃海敏陷入了恐慌。

2024年3月6日，美國加州坎波，一群來自中國的移民在暴雨中穿越美墨邊境後取暖。他們由墨西哥的偷渡者帶到美墨邊境一個偏遠的地區，越境並申請在美國的政治庇護。攝：John

Moore/Getty Images

42歲的黃海敏是廣東人，他在2022年年底離開中國，從厄瓜多爾出發走線，歷經充滿暴力和危險的

一個多月後，到達美國。途徑墨西哥的時候，他多次被當地黑警勒索；他與友人開摩托車躲避黑警

勒索時，連人帶車從公路旁的山谷墜落，導致左手骨折。

黃海敏現在居住在紐約，在餐館做後廚工作。在中國的時候，黃海敏一直是普通的一線工人，在工

廠打工、做後廚，也開過長途車。他記得在20歲左右，到深圳打工的時候，用收音機聽到香港的電

台節目，這成為了他最初的政治啓蒙，後來自己搭「鍋」（天線），接收信號聽美國之音，加入了

一些維權人士的討論群組，變得越來越關心政治。相對地，他與身邊親戚朋友的關係越來越疏遠，

有親戚一聽到他談論政治就反感，漸漸不再來往。

用黃海敏的話來說，他的交際圈是相信「普世價值」的同道人，大多數都是國內草根的維權人士。

他記得，在過去的幾年，他和朋友們都經常討論到言論環境的惡化；到2022年中下旬，中國各地出

現針對疫情封控的抗議，黃海敏所在的幾個微信群都被封了，而他的朋友也直接受到警察調查，

「（朋友）他被調查後，就說現在環境不行了，快點走人。」

「有機會就走，不論去哪裏，這個國家已經完全沒有希望了，我們無能為力救不了，唯有自救。」

黃海敏也同意他朋友的觀點。他想象到，未來的日子很可能是複製文革時候的道路、要「人鬥

人」，那麼他這類人肯定是最先被抓來批鬥的。

他決定離開中國的時候，清零政策尚未結束，住的地方也斷斷續續被封控，申辦護照和出入境管理

都格外嚴苛，他更擔憂無法離開中國。在此之前，他從來沒有想過要出國，連護照都沒有。當時他

跑了幾次辦證部門，都被拒絕辦理，最後他拿着各種法律法規去要求辦證機關依法處理，方才拿到

護照。

沒過多久，他就馬上離開了中國，而他的妻子和兩個尚在讀小學的孩子都還生活在中國。當黃海敏

到達美國後，和家人打電話報平安，隔天，警察以黃海敏違規出境為理由，傳喚他的家人到派出所

做筆錄，更透過他的家人傳話，讓黃海敏在海外不要亂說話。



這段經歷使得他非常恐懼被遣返。他總是不斷提到家人，因為他一旦被遣返回國，很可能就會被限

制自由，那麼他的妻子也會很擔心，而且要不斷想辦法救他，結果必然是「全家人都會很慘」。

2024年中旬以來，美國國土安全部與中國達成合作，累計派出了四架大型遣返航班，將中國籍人員

遣返回中國。黃海敏明顯感受到，美國社會和政界對移民的態度正在右轉，即便不被遣返，作為移

民在美國的日子也不會好過。

「以前還是有遐想的，覺得美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可以一直生活下去。但我現在知道，這個

國家是不歡迎我們這種人的。」

我追問：「這種人是，移民？」

「非法移民……當然合法移民也不歡迎。」黃海敏苦笑地回答。

2024年10月 4日，美國新墨西哥州桑蘭帕克，從墨西哥進入美國的移民被美國邊境巡邏人員拘留。攝：Jose Luis Gonzalez/Reuters/達志影像

收緊的邊境，十年來最高的驅逐記錄

大規模驅逐無證移民是特朗普提出的計劃，但實際上，美墨邊境收緊和遣返在拜登任期內已經有明

顯行動。

2024年財年，超過27萬名移民被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遞解出境，驅逐人數高於特朗普上一任期內

的任何一年，也是自2014年以來的最高數字。不過，在美國境內抓捕的無證移民人數實則在下降，

因為執法人力更多投入到邊境。

一名在2023年5月下旬從德州入境的走線客告訴端傳媒記者，他被巡邏隊拘捕後，在邊境拘留所羈

押了超過一個月，同監室中有近100名中國走線客，每個人都要先進行一輪「恐懼面談」

（Credible Fear Screening）——這是走線客防止遞解及申請庇護的第一環，證明自己對返回母國

的恐懼是真實且確切的。他的同監室中，有五、六人被告知沒有通過面談，將會被遞解出境。而據

他了解，與更早之前入境的走線客相比，他們這批次的羈押時間更長，恐懼面談也更嚴格，他認為

這與「511規則」直接相關。

「511規則」是拜登政府在2023年5月11日實施的一項邊境新規則，它通過限制無證越境者的獲得

庇護的條件，來控制邊境的移民潮。「511規則」實施一年後，國土安全部稱，其執行恐懼面談的

能力大幅提升，而這一年內被國土安全部遣返及遣送返回（removed or returned）的人數超過72

萬。

除了強化的邊境管理，最受華人群體關注的還有遣返航班，這被認為是坐實了遣返傳聞的一個依

據。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us-deportations-rose-decade-high-fiscal-2024-outpacing-trump-years-2024-12-19/
https://www.dhs.gov/news/2024/05/09/dhs-announces-proposed-rule-and-other-measures-enhance-security-streamline-asylum


「12月9日，透過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美國國土安全部(DHS) 在不到六個月的時間內派

出了第四架大型遣返航班，將沒有留美法律依據的中國人員遣返回中華人民共和國。」2024年12月

11日，美國駐華大使館和領事館官網發布了一則新聞稿，描述中美已經達成共同打擊非法移民的合

作關係，而「沒有留美法律依據」的人將被迅速遣返。

不過，移民律師劉汝華認為，美國政府的遣返能力是有限的，所謂的「大驅逐」到底最後能有多

大，都值得懷疑。而且，遣返必須經過法律程序，總統也無權改變這些程序。

他向端傳媒記者解釋，要遣返一名移民，必須先對其下達遞解令（final orders of removal）。通

常這一流程會先經過移民法庭的法官作出決定，即便法官決定遞解，移民也有兩次上訴的機會，上

訴都失敗後，才會被簽署遞解令。

此外，被下達了遞解令的移民也並非會馬上被遣返。據非營利組織美國移民協會（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在2022年發布的一份報告，約有119萬名被下達了遞解令的移民仍舊生活

在美國。並沒有被拘留。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包括行政酌情權或執法官員無法確定其行蹤。

劉汝華認識一些華人客戶，在案件輸掉並被下達遞解令之後，繼續在美國生活了十幾年，他們並沒

有過着地下生活，或者刻意躲藏，甚至還會使用自己原本的社會安全號碼報稅。

「因為很多（有遞解令的）華人還是遵紀守法，只是工作賺錢。所以那麼多年下來，也能娶妻生

子，開店買房，日子過得也不錯。」他分析，這是因為移民及海關執法局的精力被優先放在有犯罪

記錄的無證移民身上，此後才會應對有遞解令但無犯罪記錄的人員。而從結果來看，移民及海關執

法局是否有能力遣返全部已有遞解令的移民也還是未知數。

2024年9月10日，來自墨西哥米卻肯州尋求庇護的移民帳篷區，此時電視上正播放美國總統辯論。攝：Gregory Bull/AP/達志影像

「尋求庇護者」，走線客的另一個身分

華人走線客在美國往往都有另一個身份，即尋求庇護者（Asylum Seeker）。綜合多名華人走線客

的講述，他們從邊境拘留所釋放後，便會申請庇護。他們選擇這一路徑有兩大原因，一是通過申請

庇護避免被遞解出境——庇護是他們能夠轉換為合法身份以長期留美的唯一途徑；二是可以通過申

請庇護得到合法工作的權利。有華人尋求庇護者向我表示，雖然自己對於是否能通過庇護申請並無

期待，但必須以此取得工作許可，才能在美國合法工作。而基於政治背景，中國申請者的庇護通過

率也相對高。

「（尋求庇護者）他們是有一個合法身份可以居留的，他們等於說是在一個庇護申請待定（asylum

application pending）的狀態。」從事移民業務的律師朱燕怡表示，尋求庇護者在等待案件處理

的整個過程中，都是合法居留在美國的。

https://www.americanimmigrationcouncil.org/research/removal-system-united-states-overview?utm_source=chatgpt.com


不過，提高無證移民申請庇護的門檻也成為邊境政策的一部分。例如「511規則」就被稱作「庇護

禁令」。由律師成立的非政府組織人權倡導者（The Advocates for Human Rights）分析，「511

規則」推定，沒有通過「合法渠道」進入美國的越境者沒有資格取得庇護，除非例外情況。「合法

渠道」，指的包括持有簽證、預先批准的假釋或使用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的官方應用CBP One預

約。然而，在法律上，使用「合法渠道」並非庇護申請的先決條件，庇護申請與入境方式無關。所

以「511規則」是試圖用是否通過「合法渠道」入境來區分、限制庇護申請者。

至於在移民法庭的實務層面，朱燕怡認為，以紐約法庭的情況看，「511規則」的影響並不算大，

只是律師需要做更多工作去駁回「沒資格取得庇護」的推定，但法官決定庇護案件通過與否，仍舊

是依照具體案情。

那麼特朗普上任後，他是否將會如之前宣稱的，執行大驅逐計劃，以及將目標放在中國無證移民乃

至尋求庇護者身上？朱燕怡認為，假如特朗普嘗試用行政命令來驅逐特定國家的移民，必然會引起

移民權利組織的反對，並且這種行政命令很可能會被起訴至聯邦法院，她相信聯邦法律是會下禁令

的。換句話說，總統確實有作出行政命令的權力，但這一權力也是要受到司法系統監督和規管的，

更是可以被挑戰的。

2023年4月18日，華人走過紐約一個購物區。攝：Spencer Platt/Getty Images

非法與無證，走線客的曖昧社會形象

邊境管理的變化和遣返人數增加，也透露出美國政府，乃至整個美國社會看待無證移民的態度。

近年來，南部邊境的無證移民數量高速增長，2021年財年，南部邊境巡邏報告有160萬名越境者，

這是自2000年以來的最高記錄，而2022年和2023年財年，這一數字均超過200萬。拜登曾在公告

中描述，美國移民系統已經失靈，拘留所長期飽和，庇護案件積壓，已經陷入了惡性循環。

美國人對邊境狀況的不滿也隨之增長，皮尤研究中心在2024年2月發表的報告顯示，80%的受訪者

認為美國政府處理邊境移民上做得很差，45%的人把邊境狀況描述為「危機」，而認為邊境狀況並

非一個問題的比例僅為4%。

不僅是邊境越境者大量增加，《紐約時報》的分析指出，美國正在經歷歷史上最大的移民潮，包括

合法移民和無證移民在內，全美的外國出生人口的比例在2023年達到15.2%，是記錄以來的最高

值。這一背景也使得移民議題越發政治化和具有爭議，從如何應對邊境無證移民，到國內移民的工

作簽證，都成為美國政治中繞不開的話題。

生活在這一環境之下，華人走線客雖然受到庇護尋求的身份所保護，相對能免於法律層面的擔憂，

但心理恐懼卻是一直存在的。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1/11/09/whats-happening-at-the-u-s-mexico-border-in-7-charts/


目前，移民法庭案件大量積壓，走線客從入境到取得庇護案件結果，往往需要等待數年，期間有很

多不確定性。朱燕怡提到，有的客戶大庭（Merit Hearing，法官將作出庇護通過與否的裁決）時間

已經排到2028年，也有客戶一直沒等到排期時間。沒有得到排期的客戶就特別提心吊膽。 此外，

即便律師也很難直接聯繫上移民法庭，知道案件進度。

在社會生活層面，華人社群鍾愛談論「身份」和「怎麼來美國的」，這些問題背後都帶着「你合法

與否」的判斷。然而，「身份」實則是一個含糊不清的概念，從駕照、工卡到綠卡，每一種都可以

是「身份」，雖然內涵截然不同。最常用於描述越境者的詞——「無證移民」，其實也是一種含糊

的概念，美國法律上沒有明確定義什麼是「無證」，而在日常交流和社交媒體上，人們更常用「非

法移民」這四個字，雖然這裏的「非法」並不完全依從法律條文。

朱燕怡指出，尋求庇護者在提出申請之後，是有合法身份的，所以不應稱呼他們為無證移民。其

實，大多數在最近兩年進入美國的華人走線客都屬於這種情況。

「從模糊變成有害，因為一開始就很模糊，然後一直講、一直講，就創造出一種集體的對抗心

態。」朱燕怡覺得，對於合法和無證的模糊界定，在創造一種社會中的對立心態。

朱燕怡描述的對立，在美國社會中似乎已經形成，無證移民日漸成為「危險」和「混亂」的代名

詞，即便同屬移民，大量華人也把無證移民視作社會治安變差的原因，部分認為走線客是不守規

矩、懶散的一群，和「勤勞」的老一輩完全不同。

支持移民權益的團體則提出了另一套論述來與之抗衡——美國需要無證移民勞動力，因此他們可以

留在這個國家。一些走線客看來，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是他們得以繼續留美的定心丸。

2024年4月9日，紐約市曼哈頓唐人街的一個公園裡，老年華人打牌。攝：Spencer Platt/Getty Images

美國需要我們

張子豪（化名）在2024年6月越過邊境，當時並未被邊境巡邏隊抓捕，他在入境後申請了庇護，以

求獲得工作許可。張子豪認為，大規模遣返走線客幾乎是不可能落實的，不僅是移民局的人力和財

力不足以應對大量無證移民，更重要的是，美國需要無證移民的勞動力。

「他一抓（無證移民），很多地方都要崩潰阿，很多餐館連人都找不到，那怎麼辦？老闆帶着人出

來遊行，怎麼管？到時候特朗普吃不了兜着走，又有人要衝一波國會了。」張子豪從一些餐館老闆

處聽說，走線客在過去兩年填補了美國華人經濟的勞動力缺口，此前很多餐館長期缺工。

另一名在2023年年初到達美國的走線客也提出相似觀點。他樂觀分析，在邊境嚴格控制後，新入境

的無證移民將大量減少，但已經在美國國內的無證移民卻變得更有價值——因為美國需要靠無證移



民來控制生產成本，美國的低薪工作都是無證移民在做，邊境控制導致新的廉價勞動力減少，相對

的，境內的無證移民將更加吃香。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報告顯示，2022年的美國勞動力市場中， 有830萬人是無證移民，佔整個勞動

力市場的4.8%，而無證移民的人數在上世紀90年代中以來，持續保持增長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無證移民同樣可以合法工作和納稅，這也是移民權益組織在倡議時強調的重點。非

營利研究組織稅務與經濟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n Tax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的報告指出，

無證移民在2022 年繳納了967億美元的稅金，其中包括了594億美元的聯邦稅金和 373億美元的地

方稅金。有六個州因無證移民而增加了超過10億美元的稅收，位列前三的分別是加州(85億美元)、

德州 (49億美元)和紐約州 (31億美元)。這項分析以2022年的數據計算，每100萬名無證移民，就為

美國的公共服務帶來 89億美元的額外稅收。

多名華人走線客也向端傳媒記者確認，在取得工作許可後，他們的工資收入都會交稅。他們自己也

期待建立良好的稅收記錄，這樣對申請庇護以及進入移民程序有很大幫助，更有人覺得，自己作為

新移民理應遵守法律和回饋社會。

2024年11月9日，紐約一個抗議特朗普移民政策的請願。攝：Michael Nigro/Pacific Pres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特朗普在總統大選中勝出後，大量無證移民居住的紐約市出現了多場抗議活動，反對特朗普提出的

大規模驅逐計劃。不過，這些活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中鮮有華人。

劉少坤（化名）是少數熱心參與抗議的華人移民，在11月初的一場抗議活動中，劉少坤穿着一件藍

色的支持賀錦麗的T恤，圖案印有幾個不同膚色的緊握的拳頭，在人群中，劉少坤一直將手機舉向

活動舞台，通過翻譯軟件聽組織者的發言。

「我對來了美國十幾二十年的華人，是非常失望的，華人的前輩沒有為下一代（新移民）華人做出

人權上的努力，都是歲月靜好，各掃門前雪。」

據劉少坤講述，他在2022年來到美國，但拒絕透露自己的移民身份，並且強調，在他的觀念中，居

住在紐約就是紐約人，而不應以移民身份、簽證來定義一個人。

他非常憤怒於美國華人普遍習慣使用「非法移民」一詞，也反對華人習慣於把移民以來美方式來劃

成成不同類型。他反問，為什麼來到強調「民主自由」的美國後，人們還要把移民分成三六九等。

此外，他提到，很多人對走線客印象不好，覺得他們是偷渡來的、素質低，但其實走線客是懷着對

美國的期望才選擇走線，反而合法入境的移民也有違反法律的地方，例如有人在申請簽證時有欺

詐，還有人入境後逾期居留，僅僅針對走線客是不公平的。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4/07/22/what-we-know-about-unauthorized-immigrants-living-in-the-us/
https://itep.org/undocumented-immigrants-taxes-2024/


「為什麼媒體一直盯着走線的人叫非法移民，這是不公平的。」

劉少坤很在意對無證越境者的稱呼，不僅反對將他們稱作「非法移民」，他還認為無證移民也不夠

恰當，人們應該稱呼越境者為「非公民」，「我聽到非法移民這個詞的時候，很不舒服，其實沒有

一個人本身是非法的，只能說他越境的那一刻，那個行為是不對的，但沒有人是非法的。」


